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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多
以
寫
實
主
義
主
張
為
旨

的
藝
術
，
包
括
繪
畫
、
電
影
與

戲
劇
，
都
不
能
以
之
真
為
反
映

現
實
的
，
其
實
都
是
在
現
實
的

再
現
中
，
經
過
藝
術
性
的
組

織
、
修
飾
與
選
擇
，
有
些
甚
至
因
此

發
展
成
超
現
實
。

翡
翠
劇
場
大
家
樂
式
的
肥
皂
劇
，

便
跟
現
實
嚴
重
脫
節
。
一
家
十
四
口

每
日
每
天
濟
濟
一
堂
，
晚
飯
後
你
一

言
我
一
語
，
每
個
角
色
都
生
活
在
眾

人
的
眼
光
之
下
。
如
此
的
劇
本
虛

構
，
完
全
不
可
能
在
寸
金
尺
土
，
實

用
面
積
率
奇
低
的
香
港
地
發
生
。
全

家
福
的
構
想
驅
走
了
一
切
浪
漫
的
可

能
，
每
個
人
的
生
活
都
被
他
人
評
頭
品
足
，
不

知
到
底
是
為
了
滿
足
甚
麼
人
的
想
像
。

還
有
政
治
正
確
。
有
些
守
則
是
所
有
想
電
影

可
以
在
內
地
發
行
和
放
映
的
香
港
導
演
都
知
道

的
︵
例
如
公
安
都
是
聖
人
，
他
們
盡
忠
職
守
，

沒
有
絲
毫
的
罪
惡
動
機
︶。
十
三
億
人
口
的
國

家
，
不
能
付
上
動
盪
的
沉
重
代
價
，
一
些
社
會

角
色
絕
對
輕
慢
不
得
。

本
屆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首
映
的
電
影
之
一
，

為
杜
琪
㞒
的
﹁
毒
戰
﹂。
電
影
裡
的
中
國
公
安
誓

要
將
毒
犯
繩
之
於
法
，
不
惜
假
扮
毒
犯
，
﹁
同

流
合
污
﹂。
但
編
導
還
有
其
他
的
人
物
和
事
件
要

照
顧
，
例
如
販
毒
的
頭
目
不
單
是
內
地
人
，
還

有
香
港
人
，
有
男
有
女
，
健
康
的
與
傷
健
的
，

年
長
的
與
年
輕
的
，
他
們
最
後
皆
﹁
罪
有
應

得
﹂。
論
到
傷
亡
，
黑
白
雙
方
都
慘
重
，
唯
一
分

別
是
公
安
亦
不
能
倖
免
於
難
，
只
是
在
危
難
中

捉
匪
，
還
得
依
足
程
序
，
即
使
有
十
萬
個
要
置

諸
他
死
地
的
理
由
。

但
政
治
即
使
如
此
正
確
，
內
地
觀
眾
還
是
難

以
接
受
公
安
在
槍
戰
中
全
軍
覆
沒
的
。
這
種
情

景
直
接
威
脅
到
現
實
裡
的
安
危
。
惟
這
些
考
慮

亦
跟
真
實
是
兩
回
事
。

百
家
廊

馬
承
鈞

難以寫實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近
日
重
讀
歌
雅
塔
．
克
里
斯
多
夫
︵A

gota
K
ristof

︶
的
︽
惡
童
三
部
曲
︾，
最
深
刻
的
感
受

大
概
是
這
樣
的
：
一
個
時
間
的
移
民
、
一
個
記

憶
的
流
亡
者
，
老
是
跟
自
己
孤
獨
地
對
話
；
在

三
部
曲
的
最
後
一
部
︽
第
三
謊
言
︾
中
，
真
相

終
於
揭
開
了
：
小
說
中
的
孿
生
兄
弟
原
來
只
是
一
個

人
，
她
說
他
們
是
她
的
一
部
分
，
她
以
想
像
力
化
為

分
身
術
：
把
自
己
的
經
歷
融
入
了
孿
生
兄
弟
的
虛
構

身
世
。

她
說
，
起
初
只
想
寫
自
己
的
故
事
，
在
書
寫
過
程

中
才
隱
約
意
識
到
並
非
所
有
真
相
都
是
真
相
，
也
並

非
所
有
謊
言
都
是
謊
言
。
就
從
孿
生
兄
弟
的
名
字
說

起
吧
，
在
第
一
部
︽
惡
童
日
記
︾
中
，
﹁
我
們
﹂
是

路
卡
斯
︵L

ucas

︶
和
克
勞
斯
︵C

laus

︶，
﹁
我
們
﹂

兩
位
一
體
；
在
第
二
部
︽
二
人
證
據
︾
中
，
離
開
故

土
的
路
卡
斯
謊
稱
自
己
的
名
字
是
克
勞
斯
，
那
是
為

了
紀
念
他
留
在
小
鎮
的
兄
弟
基
勞
斯
︵K

laus

︶
；
而

基
勞
斯
則
用
了
父
親
的
複
合
名
字
﹁
克
勞
斯
．
路
卡

斯
﹂
寫
詩
。

一
個
流
亡
異
地
、
一
個
留
守
故
園
，
一
個
寫
小

說
，
一
個
寫
詩—

—

這
兩
兄
弟
其
實
都
是
歌
雅
塔
．

克
里
斯
多
夫
的
寫
照
，
她
以
一
個
時
間
的
移
民
或
一
個
記
憶
的

流
亡
者
的
身
份
告
訴
讀
者
，
活
在
流
亡
寓
言
的
每
一
個
人
，
都

只
是
謊
稱
自
己
是
克
勞
斯
的
路
卡
斯
。

︽
第
三
謊
言
︾
分
為
兩
部
分
，
第
一
部
的
﹁
我
﹂
是
路
卡

斯
，
或
克
勞
斯
，
第
二
部
的
﹁
我
﹂
是
基
勞
斯
。
如
果
說
流
亡

異
地
的
路
卡
斯
失
去
了
記
憶
的
根
，
那
麼
留
守
故
園
的
基
勞
斯

也
永
遠
失
去
了
他
流
亡
異
地
的
兄
弟
，
而
母
親
一
直
深
深
惦
記

路
卡
斯
，
也
教
基
勞
斯
倍
感
蒼
涼
，
他
生
命
中
永
遠
有
一
根
又

一
根
拔
不
掉
的
刺
，
他
的
繼
母
和
妹
妹
其
後
都
離
他
而
去
了
，

直
至
他
那
個
﹁
少
小
離
家
老
大
回
﹂
的
兄
弟
回
來
尋
訪
他
的
時

候
，
他
也
不
能
說
出
生
命
中
不
能
承
受
的
真
相
。

基
勞
斯
在
一
個
晚
上
搬
了
張
椅
子
放
在
窗
前
，
望
㠥
那
座
大

廣
場
：
﹁
廣
場
上
幾
乎
沒
人
了
，
只
有
幾
個
醉
漢
和
一
些
士
兵

在
那
兒
走
來
走
去
，
偶
爾
會
有
一
個
看
起
來
似
乎
比
我
還
小
的

男
孩
一
跛
一
跛
地
穿
過
那
座
廣
場
。
他
吹
奏
口
琴
走
進
一
家
酒

吧
，
過
一
陣
子
又
走
出
來
，
然
後
再
到
另
外
一
家
酒
吧
。
將
近

午
夜
，
當
所
有
酒
吧
都
打
烊
了
，
那
男
孩
吹
㠥
他
的
口
琴
往
小

鎮
西
邊
的
方
向
離
去
。
﹂
那
個
一
跛
一
跛
的
男
孩
，
就
是
他
的

兄
弟
路
卡
斯
嗎
？

︽
第
三
謊
言
︾
是
這
樣
開
始
的
：
化
名
克
勞
斯
的
路
卡
斯
四

十
多
年
後
回
到
故
鄉
尋
根
，
因
為
身
份
和
簽
證
失
效
，
還
欠
了

別
人
房
租
，
被
關
在
孩
提
時
的
那
個
鎮
的
拘
留
所
，
為
他
安
排

住
所
的
文
具
店
女
東
主
在
探
望
他
說
，
問
他
寫
的
是
什
麼
，
他

說
只
是
無
關
重
要
的
東
西
：
﹁
我
試
㠥
去
寫
些
真
實
的
故
事
，

但
是
在
某
些
時
候
，
當
這
些
故
事
因
為
本
身
的
真
實
性
而
令
人

無
法
忍
受
時
，
我
就
必
須
去
改
變
它
。
﹂

他
又
說
：
﹁
我
試
㠥
去
敘
述
自
己
的
故
事
，
但
是
我
做
不

到
，
我
沒
這
個
勇
氣
，
因
為
這
些
故
事
會
深
深
地
傷
害
我
。
於

是
我
就
美
化
一
切
事
實
，
描
述
出
來
的
事
物
往
往
與
它
本
身
所

發
生
的
事
實
並
不
相
同
，
而
是
與
我
原
先
對
它
的
期
望
比
較
接

近
。
﹂
這
其
實
也
是
歌
雅
塔
．
克
里
斯
多
夫
的
自
白
吧
。

孤獨有的分身術
葉　輝

琴台
客聚

一
種
一
九
三
一
年
上
海
出
品
的

中
國
第
一
代
護
膚
品
牌
，
有
五
隻

五
彩
小
鳥
做
鐵
盒
封
面
的
護
膚
香

脂
，
宣
傳
上
曾
經
熱
銷
全
國
及
東

南
亞
各
地
，
是
名
媛
貴
婦
首
選
之

高
價
護
膚
品
，
聲
稱
其
芳
香
曾
伴
隨
阮

玲
玉
、
周
璇
之
成
名
走
紅
而
成
長
，
再

由
在
上
海
活
躍
的
宋
氏
三
姐
妹
推
廣
至

當
年
駐
華
的
英
、
德
、
法
等
外
國
使
節

夫
人
小
姐
也
是
此
﹁
百
雀
羚
﹂
牌
之
忠

心
愛
用
者
。
最
近
二
○
一
三
年
上
海
重

新
包
裝
整
理
推
出
，
經
營
者
企
圖
用
此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精
品
，
從
近
代
資
生

堂
、
露
華
濃
等
洋
品
牌
天
下
中
殺
出
一

條
血
路
，
為
國
貨
爭
一
口
氣
。

主
意
雖
好
，
但
有
經
營
洋
品
牌
者
唱

出
反
調
，
認
為
此
﹁
百
雀
羚
﹂
雖
相
助
過
阮
玲
玉
、

周
璇
、
胡
蝶
等
化
出
艷
雅
濃
妝
，
有
極
強
星
味
，
卻

不
吉
利
，
阮
玲
玉
和
周
璇
都
是
藝
海
不
祥
人
，
二
人

都
死
於
非
命
，
推
廣
她
們
用
過
之
化
妝
品
，
真
的

﹁
大
吉
利
是
﹂。
雖
是
如
此
，
早
十
年
前
此
品
牌
曾
被

指
定
為
﹁
外
交
禮
品
﹂，
領
導
們
有
此
安
排
顯
然
為

國
貨
義
務
作
宣
傳
，
但
是
今
天
被
人
如
此
唱
反
調
，

他
們
只
有
不
作
聲
以
免
弄
巧
反
拙
。
今
年
﹁
平
反
宣

傳
﹂
最
成
功
的
是
第
一
夫
人
彭
麗
媛
。
她
大
方
得
體

獲
全
面
讚
美
，
其
衣
㠥
打
扮
全
為
國
品
，
相
信
﹁
上

海
洋
貨
幫
﹂
再
無
人
唱
反
調
。

早
在
多
月
前
阿
杜
便
在
此
專
欄
說
過
彭
麗
媛
憑
實

力
在
總
政
歌
舞
團
官
拜
少
將
，
記
得
當
時
香
港
回
歸

十
周
年
慶
央
視
來
港
慶
祝
表
演
時
，
更
是
給
人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國寶品牌
阿　杜

杜亦
有道

電
影
︽
錢
學
森
︾
的
女
主
角
是
蔣
英
，
是
蔣
百
里
的
第
三

女
兒
。
她
有
非
常
傳
奇
的
經
歷
，
父
親
蔣
百
里
，
是
中
國
著

名
的
軍
事
家
。
但
是
，
蔣
介
石
雖
然
用
他
，
但
又
屢
次
想
把

他
殺
掉
。
蔣
百
里
曾
經
被
蔣
介
石
逮
捕
入
獄
，
把
反
對
蔣
介

石
的
鄧
演
達
囚
禁
在
同
一
個
監
獄
裡
面
，
蔣
英
探
監
的
時

候
，
趁
機
秘
密
為
鄧
演
達
及
其
妻
子
送
信
，
最
後
，
鄧
演
達
被
蔣

介
石
秘
密
處
決
。
蔣
英
長
於
亂
世
，
又
經
歷
過
日
本
侵
華
戰
爭
的

洗
禮
，
生
長
在
愛
國
家
庭
，
影
響
㠥
她
後
來
成
為
了
堅
決
的
愛
國

者
，
拒
絕
屈
服
於
美
國
政
府
。

蔣
百
里
堪
稱
傳
奇
人
物
，
他
雖
然
是
文
人
，
卻
成
為
了
軍
校
校

長
。
他
和
梁
啟
超
亦
師
亦
友
，
和
蔡
鍔
多
年
同
窗
，
更
和
徐
志
摩

交
情
莫
逆
。
他
的
軍
事
著
作
，
被
德
國
元
帥
興
登
堡
讚
賞
，
他
又

是
國
民
革
命
軍
的
智
囊
，
蔣
介
石
認
為
蔣
緯
國
跟
㠥
他
，
可
以
學

到
很
多
軍
事
學
問
，
所
以
讓
兒
子
蔣
緯
國
當
上
蔣
百
里
的
副
官
。

蔣
百
里
是
把
近
代
西
方
先
進
軍
事
理
論
系
統
地
介
紹
到
中
國
來

的
第
一
人
。
十
九
歲
赴
日
讀
書
，
入
軍
校
，
與
蔡
鍔
同
窗
。
五
年

後
以
第
一
名
優
異
成
績
畢
業
，
按
照
慣
例
獲
得
日
本
天
皇
贈
劍
。

同
期
的
日
本
軍
校
學
生
，
後
來
成
為
日
本
陸
軍
大
將
、
陸
相
、
甲

級
戰
犯
的
荒
木
貞
夫
則
只
有
在
台
下
鼓
掌
和
乾
瞪
眼
的
份
，
同
期

畢
業
的
同
學
還
有
小
磯
國
昭
、
本
莊
繁
、
松
井
石
根
、
阿
部
信
行

等
後
來
堪
稱
日
本
陸
軍
的
一
代
精
英
，
敗
在
蔣
百
里
的
手
下
，
都

感
到
奇
恥
大
辱
。

蔣
百
里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冬
出
任
保
定
軍
官
學
校
首
任
校
長
，
學

生
中
有
後
來
成
為
﹁
國
民
政
府
﹂
將
帥
的
陳
銘
樞
、
唐
生
智
、
方

聲
濤
、
劉
文
島
、
張
治
中
、
陳
誠
等
。
一
九
二
九
年
秋
冬
，
唐
生

智
欲
起
兵
反
蔣
︵
介
石
︶，
密
電
老
師
徵
詢
意
見
。
蔣
百
里
回
電
中

有
﹁
東
不
如
西
﹂
一
語
，
其
意
勸
他
倣
傚
清
代
名
將
左
宗
棠
向
西
北
地
區
發

展
。
唐
生
智
剛
愎
自
用
，
沒
有
採
納
蔣
百
里
這
一
戰
略
。
他
聯
合
許
多
雜
牌
軍

將
領
，
於
同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通
電
全
國
，
勸
蔣
介
石
﹁
下
野
﹂。
同
時
出
兵
直

指
南
京
。
蔣
介
石
立
刻
命
令
上
海
軍
警
查
抄
唐
生
智
駐
滬
總
部
，
幾
天
後
又
闖

進
蔣
百
里
住
宅
，
從
他
家
裡
搜
出
一
架
無
線
電
台
、
密
碼
本
和
一
份
致
唐
生
智

電
報
稿
。
蔣
介
石
誤
以
為
電
報
中
﹁
東
不
如
西
﹂
一
語
是
針
對
他
的
，
命
上
海

派
六
名
便
衣
跟
在
蔣
百
里
身
邊
，
名
為
﹁
保
護
﹂，
實
為
不
讓
他
自
由
活
動
。

蔣
介
石
要
求
蔣
百
里
游
說
唐
生
智
向
蔣
介
石
投
降
稱
臣
，
蔣
百
里
拒
絕
了
。
一

星
期
之
後
，
蔣
百
里
被
囚
禁
在
南
京
監
獄
，
準
備
由
軍
事
法
庭
審
訊
，
按
照
當

時
的
法
律
，
可
以
判
處
死
刑
。
蔣
介
石
一
度
想
處
死
蔣
百
里
，
但
考
慮
到
蔣
百

里
的
門
生
和
友
好
甚
多
，
會
大
失
人
心
，
終
於
作
罷
。
蔣
介
石
後
來
在
兩
年
後

釋
放
其
出
獄
。

蔣介石曾想殺蔣百里
范　舉

古今
談

我
在
美
國
唸
戲
劇
時
曾
旁
聽
劇

本
創
作
課
程
。
一
名
同
學
寫
了
一

個
劇
本
，
全
劇
只
有
兩
個
角
色
﹕

兩
名
年
輕
的
女
室
友
都
是
藝
術
系

學
生
，
二
人
各
自
坐
在
床
上
辯
論

應
否
為
追
求
理
想
而
放
棄
美
國
居
留

權
。
甲
女
覺
得
她
應
該
將
自
己
在
美
國

學
得
的
帶
返
祖
國
，
通
過
盡
展
所
長
和

貢
獻
給
她
成
長
的
城
市
來
追
尋
夢
想
，

即
使
不
能
獲
取
很
多
人
夢
寐
以
求
的
美

國
綠
卡
，
成
為
合
法
居
民
也
心
甘
情

願
。
乙
女
則
認
為
要
她
在
美
國
做
二
等

公
民
並
無
問
題
，
不
能
一
展
所
長
也
沒

問
題
，
最
重
要
的
是
可
以
讓
她
獲
得
居

留
權
，
繼
續
留
在
美
國
過
她
的
安
穩
日

子
。
整
個
劇
本
就
是
二
人
的
唇
槍
舌

劍
。老

師
批
評
這
個
﹁
劇
本
﹂
只
是
一
場

辯
論
而
非
一
個
戲
劇
劇
本
，
因
為
它
只

是
將
二
人
的
對
話
筆
錄
下
來
，
全
劇
並

沒
有
行
動
。
為
何
演
戲
是acting

，
而
演

員
是actor

？
就
是
因
為
要
有
行
動—

—
to

act

，
演
員
就
是
行
動
者
。
可
是
，
同
學

的
劇
本
完
全
沒
有
行
動
，
而
他
更
硬
生

生
地
將
自
己
想
說
的
話
塞
進
甲
女
口

中
，
站
在
道
德
高
地
批
判
乙
女
的
選

擇
。
所
以
，
老
師
給
這
個
劇
本
的
評
價

很
低
。
那
時
我
跟
自
己
說
日
後
創
作
劇

本
時
要
引
此
為
戒
。

沒
想
到
這
段
陳
年
往
事
又
因
看
話
劇
︽
屠
龍
記
︾

而
再
次
浮
現
腦
海
。

︽
屠
︾
劇
有
一
場
應
該
算
是
全
劇
的
高
潮
的
戲

正
是
犯
上
同
學
的
毛
病
：
女
主
角
是
一
名
覺
得
戲

劇
藝
術
是
神
聖
莊
嚴
肅
穆
的
劇
評
人
，
在
這
一
場

戲
中
她
聲
嘶
力
竭
地
與
她
認
為
是
走
了
歪
路
、
靠

娛
樂
觀
眾
，
甚
至
欺
騙
觀
眾
而
賺
大
錢
的
著
名
男

演
員
辯
論
。
她
同
樣
站
在
道
德
高
地
批
判
男
的
思

想
行
為
，
男
的
則
以
市
場
、
營
運
、
觀
眾
喜
愛
程

度
，
戲
劇
普
及
化
等
題
目
辯
護⋯

⋯

二
人
就
這
樣

站
在
不
同
的
立
場
上
直
吵
了
一
場
戲
。

老
師
說
得
對
，
編
劇
寫
的
不
是
一
場
戲
，
而
是

一
場
辯
論
的
紀
錄
，
甚
至
是
一
篇
批
判
書
。
她
將

她
的
大
道
理
塞
進
女
主
角
/
女
演
員
的
口
中
，
並

在
舞
台
上
大
聲
疾
呼
出
來
。
這
場
戲
即
使
戰
況
看

似
激
烈
，
雙
方
實
際
上
卻
沒
有
行
動
。
光
說
而
沒

有
行
動
的
戲
真
是
難
為
了
優
秀
的
導
演
，
何
況
二

人
的
爭
拗
根
本
就
不
應
有
定
論
，
因
為
這
是
個
人

取
向
的
問
題—

—

即
使
是
戲
劇
。

一場沒有行動的戲
小　蝶

演藝
蝶影

害
怕
人
家
當
我
盆
菜
專
家
，
誤

以
為
獨
沽
一
味
，
只
懂
此
一
家
。

法
國
人
都
是
法
國
菜
專
家
？
未

必
。英

國
人
都
愛
吃
英
國
菜
？
更
加

未
必
。

所
以
作
為
新
界
圍
村
原
居
民
不
等
同

認
識
盆
菜
，
更
遑
論
愛
吃
盆
菜
。
識
我

者
皆
知
，
在
下
至
愛
菜
式
：
重
清
鮮
簡

約
家
常
，
一
是
香
港
菜
，
二
是
意
大
利

菜
。老

老
實
實
，
童
年
對
盆
菜
敬
而
遠

之
；
尤
其
祠
堂
大
活
動
，
八
仙
木
桌
四

條
橋
凳
八
個
人
坐
下
大
嚼
特
嚼
畫
面
，

實
未
敢
苟
同
。
那
時
鄉
下
人
肉
食
並
非

每
天
必
然
，
以
豬
肉
為
主
的
盆
菜
正
中

下
懷
，
見
人
人
兩
、
三
碗
白
飯
，
整
個

盆
菜
吃
光
，
得
幾
天
肚
滿
腸
肥
。
木
質

盆
子
沾
油
後
都
不
好
洗
，
難
洗
乾
淨
，

想
想
疊
起
收
藏
不
止
數
天
而
是
以
數
月

計
，
搜
出
再
用
時
雖
經
滾
水
沖
過
，
就
是
小
孩
心

底
也
會
有
積
菌
生
蟲
陰
影
。
下
田
的
叔
叔
伯
伯
一

邊
吃
一
邊
喝
白
乾
，
還
一
邊
咳
吐—

我
們
中
國

人
無
論
哪
個
朝
代
都
有
厲
害
的
﹁
飛
箭
﹂，
這
是
筆

者
永
世
難
忘
的
盆
菜
印
象
。

家
中
設
宴
，
鄉
土
九
碗
，
亦
即
九
大
簋
，
有
冬

菇
鮑
魚
燕
窩
炸
蠔
神
仙
鴨
南
乳
鵝
蒸
烏
頭⋯

⋯

乾

淨
鮮
明
，
清
潔
整
齊
！

國
外
回
來
某
次
，
白
先
勇
老
師
來
鄉
間
作
客
，

一
伙
朋
友
柴
娃
娃
要
弄
一
夜
小
小
圍
村
派
對
。
老

媽
當
時
在
加
拿
大
，
請
她
大
姊
我
大
姨
來
家
為
我

們
煮
鄉
下
特
色
。
大
姨
夫
家
也
姓
鄧
，
在
過
去
山

過
山
水
過
水
過
完
一
通
基
圍
田
才
到
達
的
尖
鼻
咀

一
隅
：
網
井
圍
，
如
今
天
水
圍
北
尖
；
擁
荔
枝

園
，
鹹
淡
水
交
界
蠔
田
，
每
次
探
望
妹
妹
外
甥
又

魚
又
蝦
又
蜆
當
然
不
缺
純
正
蠔
水
︵
亦
稱
蠔
青
︶。

那
鮮
味
豈
是
今
天
市
面
蠔
味
豆
粉
水
可
比
？
是

以
，
每
次
外
出
吃
油
菜
，
例
必
吩
咐
：
油
、
豉

油
，
尤
其
蠔
油
請
全
走
！
試
過
最
好
，
寧
願
乾
嘗

青
菜
自
身
的
甜
。

當
天
大
姨
為
我
們
弄
的
盆
菜
並
九
碗
是
自
己
吃

過
至
精
彩
的
其
中
一
次
，
家
中
設
小
宴
也
準
備
了

那
年
頭
在
鄉
間
未
流
行
的
公
筷
，
懷
舊
雞
公
碗
外

骨
碟
等
等
，
吃
來
特
別
放
心
，
菜
盛
以
大
型
玻
璃

盤
，
一
目
了
然
，
十
分
醒
目
，
倍
增
食
慾
，
自
此

對
盆
菜
有
全
新
觀
點
，
也
推
介
開
去
，
改
革
了
盆

菜
的
門
面
功
夫
，
賣
相
包
裝
。

盆
菜
源
頭
？
眾
說
紛
紜
，
留
待
下
周
再
談⋯

⋯

不是盆菜粉絲
鄧達智

此山
中

一夜雷雨大作，晨起，淅淅瀝瀝的春雨仍不見
收。我們仍按計劃去修仁鎮采風。
修仁鎮位於荔城西南13公里，歷史悠久。早在

三國時代吳國孫皓稱帝時曾設為建陵縣，唐朝長
慶年間更名修仁縣，至1071年宋仁宗時並於荔浦
縣，七年後又恢復修仁縣，直到1951年正式劃歸
荔浦縣管轄，1984年重設修仁鎮。
筆者想起，抗戰時期桂系主帥李宗仁、白崇禧

曾在廣西率部抗擊日寇，並發動民眾建立民團，
屢有勝果。當時的修仁縣更是全民皆兵氣象一
新，胡適等文化名流曾應邀南下參訪，稱修仁為
「模範縣」。

汽車進入修仁，在彎彎曲曲的古鎮小街穿行。
此日正逢三六九的「墟日」，街上人流如織熱鬧非
凡，我想起宋人范大成「趁墟猶市井，收潦再耕
桑」的詩句。小街不乏歷史的印記，更有時尚的
流行，古今交融別有韻致。
隨行的記者靳榮下車往鎮子深處走走，發現有

一個已經廢棄的粵東會館，是舊時廣東商人活動
的會所，如今仍保存一個老戲台。小靳回來說，
那戲台地上的木板凹凸不平，有些已經朽爛，有
幾位老人在那裡悠閒地打麻將，但仍能想像出當
年的繁華。我也隨便走走，見古鎮小街曲裡拐彎
交疊㠥新老房子，隱約看出當年商舖的格局。
街頭經營桂林米粉的店舖，比比皆是，時刻食

客既有當地人，也有不少外地觀光客。巷邊有一
家作坊，正做㠥傳統米餅，幾絲香甜隨風飄來。
我也買了一袋桂花酥米餅，拆開讓大家一嚐，果
然是香而不燥、甜而不膩，酥脆可口別具風味，
難怪包裝上印有「國家專利產品」字樣！
我們來到一個大院子，碩大的廣場邊有一座簡

樸的舞台，陪同的縣群藝館羅萍館長說，這是修
仁鎮文化活動中心。沿舞台一側登上三樓，來到
一個亮堂的房間，幾位雙鬢花白的老人正在彈琴

撥弦，兩三個婦女舞動身子跟㠥琴弦咿咿呀呀地
演唱，旋律挺別致也很優美，歌詞更是雋永典
雅，還略帶一點江浙音樂的韻味。
羅萍說，這就是流傳了兩百年的廣西文場。
此時，我們身邊站起一位大約五六十歲、身材

勻稱的婦女，主動唱起一段《紫臣辭官》的文
場。她的唱功顯然高人一籌，音調甜美、身段輕
盈，一曲下來掌聲四起。羅館長介紹，她叫蘭
英，是修仁鎮文場社社長，多次參加各地文場表
演，乃荔浦文場帶頭人之一。羅萍問我：「你猜
蘭社長今年多大歲數？」我不假思索道：「六十
左右吧！」蘭英呵呵大笑：「我今年七十八啦！」
我驚喜交加，脫口道：「你顯得這麼年輕、有活
力，該是長年唱文場的緣故吧！」
蘭英說，文場的起源可追溯到清康熙乾隆年

間。明末清初，許多皇親貴族遷徙江南，將大量
宮廷樂曲也帶到民間。一些在江浙做官、經商的
廣西人又把這些樂曲帶回廣西。它們與桂林的奇
山秀水一融合，就衍生出獨具八桂特色的曲藝新
品。當時荔城是商貿繁華的水陸碼頭，便成了文
場藝人的集散地，因為群眾喜聞樂見，於是在此
繁衍不絕。
據了解，清末文場「三大臣」——金紫臣、張

熙臣、蔣良臣對廣西文場貢獻最大。他們獻身文
場、造詣深厚，每每唱得聽眾如癡如醉。早在
1915年，荔城就成立了「四合館」，使文場深入人
心不脛而走，掀起一股「文場熱」。1938年金紫臣
在修仁建館收徒，令文場薪火綿延不絕，民國時
期荔浦各圩鎮都有坐場清唱的「玩字館」、「群樂
社」、「集詠閣」等等。
解放前後，滿謙子、王仁和、何紅玉及金紫臣

關門弟子蔣秉卿、藍容仙、覃華宣等「大腕」立
足荔浦傳播文場，為這門傳統藝術再立新功，他
們的拿手戲《蘆林拾柴》、《追魚》、《盲女情》、

《春蘭吟》等大受青睞。
我知道，滿謙子是我國著名音樂教育家，他

1935年從上海音專畢業，曾任廣西省教育廳音樂
編審、廣西藝術師訓班主任和重慶國立音樂學院
教授；解放後歷任廣西藝術館館長、廣西藝術學
院院長和廣西音協主席。作為荔城籍音樂人，滿
謙子自幼對文場情有獨鍾，曾多次組織並率隊到
廣西各地采風，整理文場等民間藝術，為傳承、
振興廣西文場這一古老藝術立下汗馬功勞。
離開文場排練室，下樓來到活動中心一隅，我

眼睛一亮：只見地上、牆上乃至樑上到處擺㠥、
掛㠥五顏六色紙紮的工藝品，有十二生肖和大
蝦、海龜、獅子等動物形象及「八仙過海」等神
話人物，件件色彩亮麗製作精巧。「這就是修仁
鎮 民 間 絕 活
—紙紮！」
羅萍說，我感
歎道：「想不
到紙紮也能做
得如此栩栩如
生 、 逼 真 有
趣！」
紙紮的材料

並不複雜，無
非是棉紙、花
紙、竹篾和鐵
絲、香糊，但
一經民間藝人
精心設計、扎
框裱紙和彩繪
環節，就成了
觀賞性和娛樂
性兼而有之的
藝術品啦！據

報載，近年來修仁「十二生肖」等紙紮作品多次
在桂林、南寧等地展出，引來觀眾如潮。
我問羅萍紙紮的起因，她說，紙紮的流行過去

恐怕是出於民眾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的良好
願望，每逢春節、燈節和中秋節，為了營造普天
同慶熱鬧氣氛，修仁人不斷豐富了紙紮工藝，成
為喜慶時刻的主角。「過去當地還有個『阿婆出
遊』的道教廟會，紙紮總是打頭陣的！」
我想，雖然紙紮各地都有，但修仁鎮的紙紮比

其他地區更有特色、更具影響，堪稱當地人文之
寶。面對老一代紙紮藝人紛紛離世，保護、挖
掘、繼承、發展就愈顯重要了。羅女士和蘭英異
口同聲：「是啊，所以我們要申報非物質文化遺
產哪！」
歸途中，大家直嘆不虛此行。斷斷續續的春雨

忽然變成嘩嘩大雨，司機將雨刷擰得飛快。緘默
已久的靳榮脫口道：「文場和紙紮這兩朵古老的
民間藝術奇葩，迎㠥新時代的春雨，會愈加鮮艷
吧！」

修仁：文場悠揚紙紮秀

■修仁鎮的紙紮工藝品。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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